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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由宋庆龄支持创办的学校，
为抗战孤儿提供专门的教育——

84年前的这所学校
成为战争难童庇护所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兰杨花

在 重 庆
市荣昌区海
棠公园，有一

座由国立十五中毕业
生捐款修建的春晖
亭，它是荣昌重要的
抗战纪念碑亭。它默
默向人们讲述着那段
烽火硝烟、共赴国难
的艰难岁月。

1济孤坪
矗立着一座纪念亭

沿着平整的青石板路，耳畔
是此起彼伏的蝉鸣声，夏日照耀
下，落在石板路的斑驳影子，更
显得公园的宁静。在石板路的右
边，一个叫作济孤坪（又叫尖山
子）的土坡上，矗立着一座仿古建
筑，这便是纪念碑亭了。

亭子正中匾额上，是冯
玉祥将军女儿冯弗伐题写的
“春晖”二字。取自孟郊的
《游子吟》：“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意即在保
育院长大的孩子们对母

校的感恩之情。碑亭正面
是全国政协原常委、战时儿童
保育会总会常务理事、知名爱
国民主人士、中国妇女运动先
行者之一的郭秀仪题写的碑
名：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暨国
立十五中纪念碑。

抗战时期，郭秀仪与妇女
界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
了“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和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慰劳
伤员，组织募捐，累计救助难童
三万余名，并慷慨捐出自己多
年积蓄，负担了442名难童的
长年生活费用。当时，郭秀仪
的募款额位居第二，仅次于宋
美龄，被保育生们称为“郭妈

妈”。这块纪念碑是郭秀仪年近
九旬时题写的。
亭前一副楹联，由当时就读十五中的

保育生李朝立（春晖亭的发起者、设计者和建造
者）题写：烽火弥天犹闻弦歌再起 同窗到处共赴祖
国腾飞。表达了保育生们对往昔岁月的深深怀念和
长大后为国家建设出力的自豪之情。纪念碑后刻有
捐款人姓名、金额，密密麻麻的人名是拳拳赤子之心，
似乎将我们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极具震撼力。

2卧佛寺下的琅琅读书声

回溯往事，感慨万千。濑水之东，白象山下，一个
简陋的学校，在那个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将民族的

希望护于怀中，保住了民族的血脉之根，留
住了国家的希望。

1943年的荣昌，早春的风还
带着残冬的寒冷，城南卧佛寺的
晨雾还未散去，就听到了一群
孩子的欢笑声。这群来自全
国各地的抗战孤儿在校长
吴若愚的带领下，从永川
红炉场的保育院来到这
个有着“海棠香国”之称

的荣昌县城。白象山下，卧佛寺旁，古刹晨钟，暮霭沉
沉，此地成了孩子们读书学习、成长立足之处。到
1944年夏天，已有1250名保育生在此学习、生活。

这所由宋庆龄于1941年亲自支持创办的国立十
五中，旨在为抗战孤儿提供专门的教育，也是录取保
育生较多的国立中学之一。后来在邓颖超的关怀下，
学校于1943年春迁至荣昌白象山，卧佛寺的大部分
建筑也因此被改造成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设施。

关于这群孩子的来历，郭沫若写的一部抗战回忆
录《洪波曲》中有介绍：“在这时（指抗战初期）就我所
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工作，而且
有成绩的团体。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由邓颖超、
史良、曹孟君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使不少的孤儿，在
战争中失掉父母的，保留下了他们的小生命。另一个
是难民工作队……”

以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为主所建立的战时
儿童保育会，先后收容了战区流亡儿童近三万名，这
些儿童由设立在后方各省的四十八个保育院进行教
育和抚养。保育院进行的是小学教育。随着年龄的
增长，一些儿童该读中学了。初期，各保育院毕业的
学生不多，就分散在附近的中学就读。后来各保育院
毕业的学生逐渐增多，故1941年初，保育总会便与当
时的教育部协商，决定成立一所专收保育生的中学，
享受国立中学待遇，这就是孕育中的国立十五中，称
为“保育中学”。1942年第四期《妇女新运》上说：“国
立十五中设立的意义，是有别于其他各国立中学的。
它是纯粹的保育中学，是为川境各保育院新升中学的
各保育生而新设的。”

国立十五中的许多孩子长大后，就以荣昌为自己
的第二故乡。其中一名叫吕晓山的学生还写下《忆
旧》一诗，回忆当年的学校生活：“红炉建校游子欣，白
象山上绕弦音。卧佛殿下勤攻读，不负中华保育恩。”
相关资料显示，国立十五中的学校大门就在成渝公路
旁，从大门处可望见白象山（现工业品市场过铁路至
荣双驾校和怀乡食品厂一带），山上就是卧佛寺。半
山坡和山下一带建了一些平房的教室和寝室，靠公路
处修建了一幢礼堂（兼食堂）。

当时，国立十五中的校园面积相当大，按现在荣
昌的城区格局来看，其校门当在今天的成渝公路昌州
大道中段附近。成渝公路（当时称成渝马路）基本沿
古驿道东大路修建，于1933年建成，是连接成都与重
庆的重要交通要道。国立十五中之所以从永川红炉
场搬到荣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1941年5月，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吴乐孟老师受
校长吴若愚的委托，带了一批职工到红炉场筹备设
立。9月初开始接收四川境内各保育院的学生。但当
时的红炉场既不通公路也不通铁路，交通极为不便，
不利于学校发展，于是又开始寻找新校址。而荣昌城
南卧佛寺正好处于成渝公路边，非常适合办学。到
1942年底，新学校基本建好。1943年夏，大部分初中
学生都迁到新学校。

3数百毕业生参加中国远征军

女生食宿和上课均在卧佛寺上面，男生则在新修
的宿舍和教室住宿上课。卧佛寺是国立十五中本部，

红炉场变成了分部。凡是新考入的学生，都要先在红
炉场就读。红炉场分部于1945年1月结束。十五中
初办时收的职业班后来合并到国立十六中，这时的十
五中便是一所单纯的普通中学了。

卧佛寺的大部分建筑成了学校用房，只有底层一
间正殿和紧挨着的一间厢房没被占用。正殿供有睡
佛一尊，小厢房住了个老和尚，他的责任是早敲钟晚
击鼓。十五中的学生们在这里读了几年书，他的暮鼓
晨钟就陪伴了几年。

卧佛寺山顶有个奎星楼，寺内有一卧佛石像，是
清光绪荣昌县志中的“荣昌八景”之一。

卧佛寺后山有一口水井，是女同学洗衣服的地
方。放学后，女生们经常结队在成渝马路上散步。男
生们到了夏天就会去施济桥下的濑溪河游泳。十五
中的学生都是包伙食的，小菜是当地产的牛皮菜、白
萝卜等。肉食很少，一个多月才能吃一次，叫“打牙
祭”。还有用当地的胡豆煮烂之后做的菜，叫“火巴胡
豆”，一年四季都吃。

学校对于战乱中的孩子们来说，就是家一样的存
在。他们的父母亲人在战火中死去，是抹不去的灰色
记忆，但是荣昌，却是安全的，有饭吃，有书读，还有地
方睡觉，免了许多逃难的苦。他们每天都有很多功课
要学习，老师们也都是极其爱护他们的。

学校第一任校长是吴若愚，安徽人，毕业于北京
大学物理系。国立十五中很多老师是他的学生，还有
聘请的一批中央大学学生，以及其他方面介绍来的知
识分子。也就是说，这是一批流亡到后方的具有大专
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因此学校教学水平是极高的。

学生的年龄也不一致，有的十八九岁，也有二十
四五岁的。这是因为战乱让他们错过了最佳上学年
龄。是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
本该拥有的灿烂青春，但他们还是在战火硝烟中长大
了。于是，他们再次奔赴战场。

国立十五中的学生要参加远征军，还需要坐车去
位于广顺檬梓桥的远征军教导团参加考试，只有身高
体重达标才行。相关资料显示，国立十五中与国立十
六中毕业生中有近五六百人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其
中有一名叫徐行仕的学生，他驾驶的战车从1944年
开始，在缅甸八莫战役中歼敌无数，成了抗战英雄。

4学校合并到青木关中学

到了1944年夏天，国立十五中有了第一届初中
毕业生。因经费紧张，国立十五中面临初中生无法继
续接受高中教育的困境。

为解决这一难题，宋庆龄与教育部商议后，决定
将国立十五中更名为国立荣昌师范，改名后的学校分
为初中和师范两部分。改为师范后，伙食有所改善，
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师生还积极参加爱
国学生运动，出演许多进步话剧，如《日出》《雷雨》《北
京人》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胜利的消息传
到白象山下，却是学生们离别的时候了。到1946年6
月，绝大部分荣昌师范学校的学生由保育总会发给

“保育生升学证”回乡。学校仅留下部分学生，有的是
外省人但还未找到自己的家，有的是四川籍但未完成
学业。这时，保育总会的工作已经结束，各保育院交
给社会部接管。社会部将保育院合并后改称育幼院。

1947年，育幼院仍有少数小学毕业生被送到荣师
读初中。到1949年7月，四川省教育厅决定把它合并到
青木关中学，这时学校仅剩200多人了。历时8年的国
立十五中、国立荣昌师范学校的历史宣告结束。

当年成渝公路旁的国立十五中简易校门，立住的
不仅是学校的尊严，更是民族的自尊。八十多年过
去，那群唱着“胜利在前，光明在望。我们要迈进勇
往，我们要迈进勇往”的振奋人心校歌的师生，用他们
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抗日战歌。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暨国立十五中纪念碑亭（李虎 摄）

宋庆龄关
爱着中国的每
一个孩子


